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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球宗教领袖函 

二十世纪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遗产，它迫使世上列民开始把自己视为同一个人类大

家庭的一分子，并将地球看作是人类的共同家园。尽管那些持续不断的冲突和暴力事件

使得人类的地平线显得一片黑暗，然而，一度俨然是人类本性中与生俱来的各种偏见都

纷纷地在世界各地缴械投降。随之而轰然倒下的还有那一道道的藩篱——这些隔阂长久

以来将人类大家庭弄得一片混乱，人类变得互不关联，仅以文化、人种或民族等血统因

素来区别身份。这么具有根本意义的一种变化竟在如此短促的一个时期内发生——就历

史的角度来看，简直就是发生在一夜之间——这预示着未来潜在的可能性会是多么的广

大。 

令人悲哀的是，其宗旨使之肩负着友爱与和平之重任的宗教体系，却往往背道而

驰，成了和平之路上最难克服的障碍之一。仅以一个特别令人痛苦的事实为例，长期以

来，宗教以其可信的形象助长了狂热主义。我们，作为世界性宗教之一（巴哈伊信仰）

的最高行政机构，觉得有责任敦请各位认真地思考一下这样的事实给宗教的领导层摆出

的挑战。无论是问题本身还是这个问题所引起的事态都要求我们开诚布公，坦率直言。

我们相信，因为大家都是共侍天意，这将确保发言者的善意之言将会得到聆听者同样善

意的接受。 

当我们纵观别的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时，上述问题便会赫然地成为我们重视的焦点。

从前，除了个别的例外情况以外，女性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类别，她们的天性被迷信思

想所束缚，被否决了表现其人类灵性之潜能的机会，而被归入为男性服务的角色。显

然，这样的情况在世上还有不少地方仍在持续着，甚至受到狂热的辩护。然而，在全球

范围的对话中，“男女平等”之概念已在理论界和信息媒体中都享有相当的权威。两性

地位问题上所发生的改变如此触及根本，这使得那些男性优越论的提倡者们不得不从一

些正当主张的边缘上去寻找支柱。 

四面楚歌的民族主义阵营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随着世界大事中一个又一个危机的

起伏，各国的公民能够越来越容易地分辨出那种充实人生的爱国主义情操，以及那种盲

从导向仇恨与恐惧心理的煽动性言论的行为。当人们必须随大流地参加司空见惯的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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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活动时，尽管也会象以往那样坚信不移和满腔热情，但也有同样多的时候普罗大众

的自然反应往往是尴尬不安的。随着改组重构的进程在国际范围内的稳步开展，这种印

象愈加强烈。无论联合国目前在形式上如何不尽人意，也不管她在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方

面的能力怎样的不完善，谁也不会看错这样一种事实：对绝对的国家主权之偶像崇拜已

日近西山。 

种族主义偏见在历史的进程中也受到了同样的快刀斩乱麻式的待遇，因为历史的步

伐对于如此自负的借口已忍无可忍。在这一点上，对过去的否定尤其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由于种族主义和二十世纪中所出现的一幕幕惨剧密切相关，它如今已显得污迹斑

斑，甚至已被视为一种精神上的病态。尽管它仍然作为一种社会成见存在于世上的很多

地方，并且作为一种摧残灵性的疾病影响着人类相当一部分，但种族主义偏见已在法理

上遭到普遍的谴责，世上再也没有哪个族群可以安然无恙地以种族主义作为标签。 

难道一个黑暗的过去已完全被抹掉，而一个光明的新世界突然诞生了吗？事实并非

如此。为数众多的人民仍然忍受着那些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性别偏见、民族偏见、等

级偏见和阶级偏见所遗下的流毒。所有迹象都显示：因为人类正在制订的那些制度和标

准，只能缓慢地获得足够的力量，去构建社会关系的新秩序，从而解救那些受压迫的人

们，因此，那些不公的现象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我们要强调的却是：人类已迈过了一

个门槛，没有可能再往回走。一些基本的原则已被确定、已被清晰地加以表达、并且已

被公诸于世，日益地化身在制度之中，来规范公众的行为。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所需的

努力如何费时和痛苦，其结果都会在最基础的层面上彻底改变人与人的关系。 

* 

二十世纪伊始，宗教上的偏见势力，相对而言，似乎更有可能屈服于那股变革的力

量。在西方，科学的进步已毫不留情地冲击了宗派排他主义的主要支柱。在人类经历着

对自身观念的大转变这种历史背景下，当时最有前途的新宗教运动似乎就是“跨宗教合

作运动”。1893 年，令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那些雄心勃勃的主办者们都惊讶不已的

是，大会期间竟然诞生了著名的“众教议会”。这是一种寻求在灵性上和道德上取得一

致的先见之明，当时这一事件着实引发了各大洲人民的丰富想象力，甚至使得博览会上

所取得的科学、技术和商业奇迹也黯然失色。 

在一段颇短的时期内，表面上看来古老的藩篱似乎都纷纷倒下了。在宗教界有影响

力的思想家看来，那个聚会确实独树一帜，“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其主要组织者

曾说：这个“议会”“把世界从刚愎固执中解放了出来”。人们颇有信心地预言道，一

班富于想象力的领导人物将会抓住机会，在世上多个长久以来不相来往的宗教社群之间

唤醒一种手足情谊和友爱精神。而这种精神可以为繁荣进步的新世界提供必须的道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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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就这样，在受到鼓励之下，各种形式的跨宗教合作运动便在社会上扎下了根，并蓬

勃地发展起来。大量的书籍，以各种文字，向包括信教者与不信教者在内的、越来越广

泛的公众，介绍各大主要宗教信仰所遵循的教义，并且之后也水到渠成地将这种对宗教

的兴趣延伸到广播、电视、电影，并最终上了互联网。高等学府也开办了“比较宗教

学”这门学位课程。到了世纪末，“跨宗教联合祈祷会”这种在几十年前想都不敢想的

事情已经变得很平常。 

可惜的是，这些倡导显然既缺乏共同的理性基础又缺乏灵性上的承诺。“世上所有

伟大的宗教，在本质上和根源上，都同等正当”，这种主张仍然受到故步自封的宗派主

义思想的顽固抵抗，这就与在其他方面改变着人类社会关系的那些统一化进程逆道而

行。人类在种族融合上的进步，不单单是感情或策略的表达，而且是因为人们认识到，

人类是一个由世上各种族所组成的单一人种，它的多样性并不会使得人类的个别成员赋

有优势，或使得另一些成员受到阻碍。妇女的解放也同样使得社会制度及公众舆论都自

愿地承认：在生物学、社会伦理和道德上，都没有任何可以被接受的理由否决女性与男

性的全面平等，或者否决女童与男童一样拥有平等的教育机会。正确地评价某些民族对

不断进步的世界文明之形成所作出的贡献，并不等于支持“别的民族对人类所取得的成

就贡献甚少或者根本没有贡献”这种代代相传的幻觉。 

宗教的领导层似乎无法承担起如此重要的“重新定向”之使命。而社会的其他领域

已接受了“人类一体”的含义——不但以此作为文明发展不可避免的下一步，而且视之

为人类本身带到这个共同历史之关键时刻的各种次要身份的最终完善。然而，大部分的

宗教体系都各自声称自己那个宗派“赋有接近真理之特权”，因受到这些教条和主张的

钳制，它们在未来的门槛前大都变得瘫痪无力——而正是这些教条和主张必须为那些使

得世界四分五裂的最痛苦的冲突负上应有的责任。 

就人类的福祉而言，以上种种已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我们没有必要详细地引证今

时今日降临在那些不幸的人们头上的惨剧，其罪魁祸首就是使宗教之名蒙羞的狂热主

义。这样的现象也并非近来才有。其劣迹罄竹难书，此处仅提其一：欧洲十六世纪的宗

教战争使该大陆失去了整个人口的三分之一。人们不禁要问，导致这些冲突的宗派教条

主义所产生的盲目力量在普罗大众的思想意识中所播下的孽种已给世界带来了怎样的长

期后果。 

对宗派教条主义的清算，还要加上一条：就是它对人类思想生命的背叛。这种背

叛，甚于其它因素，剥夺了宗教所固有的、在影响全球事务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能力。

由于困身在一些分散和损耗人类能量的事务中，宗教机构往往作为一个主要的负面角

色，仿碍着人们去探索事物的实质和运用人类特有的智慧能力。假如它们不着手开始坦

率地面对以往的失职所造成的根本问题——广大信众生活在各种社会弊端的不良影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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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既缺乏免疫力又无力自卫——单是对物质主义和恐怖主义作出谴责，对于应付当代

的道德危机并没有实质的帮助。 

这样的反思，无论多么痛苦，与其说是对宗教体系的控诉，不如说是一付醒脑剂，

使之醒悟到自己所代表的那种独一无二的力量。众所周知，宗教的影响力可以直抵人类

动机之根源。当宗教忠诚于那些给人间带来各大信仰体系的那些卓越人物所赋有的精神

及其楷模时，就会唤醒广大人民内在的能力，让他们能够博爱众生，宽容待人，富于创

造力，刚毅不柯，克服偏见，为大众的利益而牺牲小我，并且自律本身的动物本能所产

生的冲动。毫无疑问的是，有史以来，那股教化人类品性、创造新生命的力量一直都是

那些接踵而至的显圣者们所赋有的影响力。 

在以往各个时代里有着如此影响力的这同一股力量，一直都是人类良知的一种不可

磨灭的特征。在面临诸多不利因素并缺乏正面鼓励的情况下，这股力量持续地支持了无

数的民众挣扎求存，并在各国的土地上培养出众多的英雄和圣徒，而他们的生命本身便

是为其各自的宗教信仰所信奉的经书所载录的教义原则作见证的最有说服力的证言。正

如人类文明的过程所证实的，宗教还能够深刻地影响社会关系之架构。确实，难以想出

在人类文明史上有过任何重要的发展是没有从这个终年不绝的源泉获得其道德养分的。

那么，难以想象，在地球文明历时数千年的构建工程之最后阶段是可以在一种精神真空

的状态下完成的。假如说过去一百年里横行于世的那些邪恶的意识形态对世人别无贡献

的话，至少它们最后证明了人类的精神需求是不可以用任何人造的替代品来满足的。 

* 

给我们这个时代的暗示，已由巴哈欧拉总结在他的著作中。而这些成文于一个世纪

以前的经典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被世人广为传阅： 

 “毫无疑问，世上的各族人民，无论属于哪个种族或宗教，都从同一个

神圣源泉获得灵感，他们都是那唯一真神的子民。人们所遵从的宗教法规之

所以不同，是因为这些法规被启示的时代不同，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需要

及其急需解决的问题。除了少数是人类背叛天意的结果以外，所有这些规诫

都是神定的，皆反映了神的意志。起来吧，以信仰的力量为武器，将汝等幻

想出来的、在世人当中散播纠纷的各种神偶打碎吧。坚守那些使汝等互相吸

引、彼此团结的信念吧。” 

以上的呼吁，并没有要求人们放弃自己对所信奉的任何伟大的世界性宗教体系所遵

从的基本真理之信仰。恰恰相反，人类的信仰有其本身的必要性，有其本身存在的理

由。别人所信的，或不信的，都不可以在自己那名副其实的“个人良知”中占据权威的

地位。上述这句话所毫不含糊地劝导世人的，是要他们放弃认为自己那个宗教信仰“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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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权或者就是终极真理”之类的声称。因为这些主张的根须缠绕着人们的灵性生命，

一直以来都是窒息团结之动力和煽动仇恨与暴力的最大因素。 

当一个“全球社会”从二十世纪的变革实践中脱胎而出之时，倘若宗教领袖的领导

角色还想具有任何意义的话，我们相信宗教的领袖们就必须对这个历史性的挑战作出积

极的反应。很显然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作为各宗教之基础的真理，其实在

本质上都是同一个。这种认识的出现，并不是藉着神学争论所达成的决议，而是作为一

种直觉的领悟，从不断扩展的外界经验以及对“人类一家”这个理念的初步接受而产生

出来的。人类从那些经已消逝的旧世界所继承下来教条、仪式和法典，如同大海的波

涛，涌出了一种新的认识：就象表现于各民族、各种族和不同文化中的“人类一体性”

那样，灵性生命也构成了一个不受限制的实质，而这种实质是任何人都同样可以理解

的。为了使这种已逐渐扩散开来但仍然踌躇不定的认知得以巩固和加强，并有效地为建

设一个和平的世界效力，这种认识就需要得到一直以来众人所仰望的指引者们诚心的肯

定。 

在世界各大宗教的传统中，就社会性法规和崇拜的形式而言，彼此都有着相当大的

差异。既然那些相继相承的神圣天启是在长达几千年里应付着一个不断演进的人类文明

不断变化之需求，几乎就不可能没有这些差异。确实，各大宗教的经典，就其内在特征

而言，看起来大多数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表述了“宗教具有演进性”这一普遍法

则。人类的文化遗产本来是要使得灵性的体验更加富于特色，倘若利用这些文化因素作

为引起偏见与疏离的手段，这样的行为是人类道德所不容的。人心的首要任务是要探究

事物的实质，并按照自己所信服的真理去生活，且对于他人所作的同样的努力给予完全

的尊重。 

也许有人会反对说，若是各大宗教的根源都平等地被承认是神圣的，那么其后果将

会是鼓励，或者至少是有助于，部分的信众放弃一个宗教而改信另一个宗教。而相对于

历史最终向那些意识到“物质世界以外还有另一个世界”的顿悟者所打开的机会之门，

相对于这种领悟所赋有的责任，是否真有信众改信别的宗教也就显得不大重要了。这些

伟大的宗教信仰中的每一个，都可以引证出感人而可信的证据，来证明其本身是能够有

效地培养人类的道德品质的。同样地，谁也不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属于某个特定信仰

体系的学说就比另一个更多或更少地助长了人类的固执与迷信。很自然的是，在这个走

向融合的世界里，沟通与交往的模式将经历一个连续的转变过程，而各种机构——无论

是哪一种机构——其任务当然是要考虑如何协调这些发展，使之有利于促进人类的团

结。尽管普罗大众未被包括在商讨和决策的过程，以上的努力，在精神、道德和社会

上，最终将取得健康的结果，对于这一点的保证来自于地球上的人民长久以来所珍藏的

信念：浩瀚宇宙并非是由任性的人类而是由博爱可靠的天意所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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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种族隔阂的藩篱纷纷倒下，那堵被前人认为是不可克服的、永远将天国生命与

尘世生命分隔开来的隔墙也在我们这个时代瓦解了。所有宗教的经典都教导其信徒，要

把服务他人视作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而且是一条正直的大道，可让自己的灵魂

藉此走近上苍。如今，不断进步的社会调整给这条耳熟能详的教义增添了新的多元的意

义。自古以来人类就期盼着一个以公义原则为基础的新世界，随着这个古老的允诺逐渐

地成为一个现实可行的目标，人们日益明白到，在成熟的精神生活中，满足心灵的需要

和满足社会的需要乃是互惠互动的两个方面。 

如果宗教的领导层能够挺身迎接上述认识所代表的挑战，这样的积极回应必须从承

认这一点开始：宗教与科学乃是两个不可或缺的知识体系，只有通过这两个体系，人类

意识的潜能才能被开发。这两者决非互为矛盾，恰恰相反，作为人类心智探索事物实质

的基本模式，它们事实上是相互依赖的，在那些罕有却愉快的历史时期中，当这两方面

互为补足的性质得到承认之时，其创造力更佳。由科学进步所产生的知识和技术都必须

寻求灵性上的指引并承担道德上的义务，从而保证它们得到正当的应用。而另一方面，

在宗教上所获得的信念，无论多么地受到珍爱，都必须欣然地和满怀感激地交由科学作

公正不偏的检验。 

最后，我们谈到一个需要我们谨慎对待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直接触及个人的良

知。尘世人间给与我们的诸多诱惑之一，也就是迫使宗教领袖们全力应付的一个考验，

不足为奇地，正是在信仰的问题上行使其权威。凡是长期潜心思考和研究任何一个伟大

宗教之经典的人士都无需更多的提醒：权力很可能导致堕落，权利越大，堕落的可能性

也越大；这是一条历经反复验证的公理。多个时代以来，无数神职者在这个心灵的阵地

上所取得的胜利，无疑已成为宗教体系之创造力的主要源泉，而这些成就也应列为它的

最高荣誉之一。同样地，却有另一些宗教领袖，在面对世俗权利的引诱之时，跪地投

降，替玩世不恭和腐化堕落耕耘出一片肥沃的滋生地，使得所有明察之士深感绝望。对

于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宗教的领导层能否承担起所赋有的社会责任，以上的事实所

显示的意义就无需更详尽的讨论了。 

* 

由于宗教关注世人品格之提升以及人际关系之协调，因此有史以来，就给人生赋予

意义这一方面，宗教乃是最高的权威。在每个时代里，宗教培养了人类的善美，谴责了

世间的丑恶，并为那些愿意远瞻的人们高举一个仍未实现的理想。人的理性灵魂从宗教

的训言规诫中获得鼓舞，从而能够克服尘世对人类的种种局限，使人性本身得到完善。

正如其命名所意味着的，宗教同时也是在一个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中联合各族

人民的主要力量，通过这种力量，从个人身上所释放出来的才能也找到了表达的途径。



 7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给予我们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当代的视野使得全人类有可能将这个

文明的进程视作同一个现象——人类的世界与神的世界周而复始的相遇相接。 

由这种理念所激励，巴哈伊社团自从创建以来一直都是跨宗教活动的积极推动者。

除了享受到宝贵的友谊，巴哈伊信徒们认为，在宗教对抗的漩涡中将人心吸引到一起

来，这就是人类，在他们集体地迈进成熟期之际，对天意的积极响应。本社团的成员将

继续地竭尽所能，去协助这方面的努力。然而，我们感到有责任向一直以来与我们一起

共同努力的合作伙伴们申明我们所确信的一个信念：跨宗教的对话，若要治愈人类的痼

疾，解救绝望痛苦的民众，就必须真诚地、再无借口地面对那个让“跨宗教合作运动”

诞生人间的不二真理所包含的意义——上帝是唯一的；同样地，尽管存在多种多样的文

化表述和人为诠释，人类仅有同一个宗教。 

世界所面临的危机与日俱增，宗教偏见之火焰日益猛烈，会在全球点燃一场巨大的

火灾，其后果是难以料想的。世俗政府若缺乏援助，就不可能克服这样的危机。我们也

不应该自我迷惑地认为，仅靠呼吁冲突双方冷静容忍，就有望扑灭嗜战者所声称的“替

天行道”这把仇恨之火。这些危机要求宗教的领导层，就象那些为社会开拓了对付同样

具有腐蚀性的种族偏见、性别偏见和民族偏见之道路的杰出人士那样，坚决地与过去决

裂。让自己在良知问题上施展个人影响力的正当理由，只能是为了服务人类的福祉。在

人类文明史上这个最伟大的转折时刻，这种服务所要求的是再清楚不过了。巴哈欧拉敦

促我们说：“人类的幸福、和平与安全只有在人类的团结被稳固地建立起来以后才能实

现。” 

世界正义院 




